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西藏也迎来了和
平解放70周年的历史节点。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历史转折。70年来，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
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艺术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画家如何用美术创作表现“美丽幸福西藏”，如何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反映时代生活？本期本报特约三位美术家结合
各自经历，围绕西藏美术创作展开交流对谈。

记者：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又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三位作为多年从事西藏美术创作的画家、美术工作者，今年有
哪些特别的感触？

韩书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的大日子，也是我们
党和国家的大日子。8月19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
会隆重举行的时候，我正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牧区深入生活，
为牧民画画，我们是从广播和老百姓家中的电视机上收听收
看了大会盛况的，感受到了浓郁的节日气氛。作为画家，我们
是用实际行动在庆祝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回想起来，40多年前的1978年，我曾画过第一张表现西
藏和平解放主题的彩墨画《毛主席派人来》。今年2月份一直
到六七月份，中国美术馆有两个不同主题的展览都选择了这
张画进行展出。当年创作这幅画时在西藏展览馆工作，能接触
到的关于西藏的文史资料、图片实物较多，于是我选择了这个
主题进行创作，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画出了作品。1979年
这幅画作展出后就在第5届全国美展上获得了三等奖并被美
术馆收藏。30年后的2009年，我又画了同一主题、同一内容的
布面水墨画《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表现形式借鉴了
西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唐卡艺术。那张画也是大场面，人物多
形象多，之所以选择这一形式，是因为在我内心一直忘不掉上
世纪50年代藏族同胞的形象，特别是普通牧民的形象。那时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汉族人，见到解放军、共产党，我想把
那种历史的真实用艺术的语言，用我的理解在现代画布上表
现出来。这张画后来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回顾这两幅画的
创作，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我想首先因为作者确实是发自
内心的创作，有真情实感的创作冲动做支撑，同时也得益于我
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的速写、素描、照片和实物等基础历
史材料。

吴长江：今年距离我1980年第一次到藏区写生已有41
年了。几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实地写生、画画，因为
我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已去过50多次青藏高
原。有的画家朋友认为没有必要一直去，但我觉得创作就应该
有更深的体会。而且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在现场完成的东
西、在现场感受到的深度是在画室里不能比拟的。这些年我持
续地进藏写生，有收获，也有很多感悟。西部高原气候严酷、条
件艰苦，但它也有能给人愉悦的地方。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
区的人，气质跟内地人很不一样，我主要的绘画题材就是青藏
高原的人物。今年我去了青海格尔木和川西甘孜、新龙等地。
其中新龙是第一次去，那里地势险要、民风彪悍，给我很深的
印象。这次青藏之行路途最长，我们从格尔木出发，驱车途经
可可西里到达长江源头沱沱河、那曲，再过唐古拉山口到拉
萨，然后再去日喀则、普兰、扎达等地，驱车800多公里；甘孜
已经去过多次，这次再去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拉巴次仁：庆祝建党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今年我们西藏美术院、美协也做了不少工作，办了几个展览，
比如跟援藏工作结合，8月份在黑龙江省美术馆举办的一个布
面重彩和唐卡的综合展。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西藏布面重彩
是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有的一个新画种。而唐卡则是极富藏
族文化特色的一种绘画形式。唐卡的题材除宗教外，还包括藏
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但是纯生活的记录相对较少，
特别是从艺术角度去表述艺术家真实的想法、贴近生活的内
容较少，而布面重彩在这些方面恰恰展现得很好，所以这两个
画种结合起来办了一个综合展。此外，在本土我们也组织了一
些书画展览及论坛，比如论坛就聚焦于西藏美术题材的“广泛
度”，西藏美术创作从以前比较单一的内容，到现在无论表现
现实生活还是表现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更多了，走马观花
的内容更少了，而深入实际，特别是扎根一线乡村生活的内容
变得更多了。

今年，我们西藏美术馆的建设工作与藏品、展品的征集工
作也进入到最后阶段。西藏美术馆是我们西藏第一个省级美
术馆。这样一个专业性美术机构的建立，一定会对西藏美术事
业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两
会上就有代表提出过建馆的建议，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
前我们在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发展都相对滞后，当地美术展览
也大都在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地举办，所以建一个
我们自己的美术馆是几代西藏美术人的心愿。目前我们为美
术馆收藏的一批二批作品中，时间跨度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
在，在西藏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画家及其重要作品，如
吴作人、董希文、潘世勋等前辈的一些西藏题材作品都已纳入
进来了。

记者：70年来西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美术在见证
时代、展现现实生活方面产生了不少名家名作，三位如何看待
这一创作传统？

韩书力：我还记得1985年，美国当代艺术家劳生柏来西
藏举办展览，那是我毕业以后第一次这么零距离地接触现代
艺术，这次展览让我们从中更多地感悟到那种文化自信或是
审美自信，一大批以藏族画家为主的新的西藏画家群体形成
了。今年是我到西藏工作学习生活的第49个年头。近半个
世纪来，在党中央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西藏各族人民的
艰苦奋斗与努力下，西藏老百姓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发生了跨
越式的发展进步。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巨
大变化着的社会进程中，如何通过具有地域化、民族性的有创
新意味的艺术创作反映出有着多元一体特征的中华民族文
化，我认为这是有能力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要去做的一个艺
术实践。

回顾这70年，西藏美术也跨越了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
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的“解放军文艺”时代，
二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至“文革”以前，三是“文革”时期，四是
改革开放以后。从这时起，按照邓小平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上
代表中央的祝词所说，西藏文化界可以说也和全国文化界一
样，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文艺的春天。包括美术在内的西藏文艺

界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多元的艺术语言、多种的艺术风貌和
方方面面的探索不断涌现，吸收国内外其他民族、地区和本地
区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的局面真正形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以后，西藏文化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集不同历史时期几
代美术家之力，终于共同完成了一个西藏现当代美术从“神
本”走向“人本”重大的社会主题的转变。

吴长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美术发展中有一个有
趣的现象，即名家名作多出自民族题材创作。自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青藏高原主题就一直是一代代美术家创作的重要原矿。
如黄胄先生画新疆，画出了神采；董希文先生画西藏，成就了
一生的艺术高峰等。对于美术家来说，不仅青藏高原的自然环
境、人文和独有的生活方式持续吸引着美术家，西藏和平解放
后，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变，西藏从过去那种相对隔绝的状
态开始有机融入到新中国大家庭中，这为美术家也提供了重
要的创作题材。

最近几十年来，西藏地区的发展变化更加惊人，交通更便
利，高原人的生活、服饰也改变了，高原成了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比如以前玉树只是一个交易市场，而现在已是一座现代化
城市了。过去我们去藏区画牧民可能会带着对贫穷地区的偏
见等，而现在已经极大改变了。就我而言，一直画青藏高原是

因为从中可以寻觅到我所追求
的那种平和的、与自然相融的比
较缓慢的生活状态以及人最本
真的东西、最质朴的生活和精
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力量。
在我所画的这些藏族人物里面，
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力量。我觉得
这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我应该
把它们留下来。

拉巴次仁：在中国美术史
上，西藏主题的美术创作所占比
例很大。它既包括内地画家画西
藏这一传统，也包括我们本土的
画家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层面，
以民族独有的审美完成的对西藏题材的独特表达。西藏传统
的美术有壁画、唐卡还有装饰彩绘等，布达拉宫的壁画、罗布
林卡的壁画等都曾达到过一个历史高峰，这些壁画记录了历
史上西藏人民生活的重要场景、重要活动，但是严格意义上的
西藏题材的美术创作是西藏和平解放后才有的。其中布面重
彩就是汉文化和藏族本地文化交融和碰撞产生的一个新样
式。汉文化里的工笔重彩、国画里很多平面的处理方法以及西
方素描的很多方法都在这一画种里有所应用，同时我们又把
传统的唐卡和壁画的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融入进来，所以布
面重彩又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产物。在这一创作队伍中，安多
强巴老师是第一代西藏美术家，韩书力、巴玛扎西、计美赤列
等是第二代，边巴、次仁朗杰等我们这一代则属第四代，当然
后面还有第五代第六代，在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我们希
望布面重彩的创作队伍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有影响力。

记者：西藏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同时又
极具包容性，这对三位的美术创作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韩书力：我记得1988年有一部电视纪录片当时影响很
大，标题就叫《西藏的诱惑》。西藏对我来说就是有着强烈诱惑
或说是磁场很强的一个地方。当年毕业后我在美院教美术创
作，之后也举办个展，去欧洲等地开阔了眼界。然而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已离不开西藏了，只有西藏巨大的高原文
化磁场才能吸引我。作为一名北京人，现在我创作环境的重心
还是在西藏，每年只有最冷的一两个月回北京，所以我常说，
北京是我的故乡，而西藏则是我孜孜以求耕作的家园、精神的
原乡。就像一个人到老了，家乡的那种口味，那种文化记忆、审
美记忆，想甩都甩不掉。1982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班毕
业创作的《邦锦美朵》画完以后，我曾给自己提出过一个激烈
的口号，叫“告别水墨，向唐卡投降”，后来也有评论说我最终
是把中原的汉地水墨和高原的唐卡壁画两张皮揉合成了一张
皮，我认为这个讲法是对的，这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努力
方向。好的创作要给读者阅读的空间和审美空间，而不是简单
的自我解释，但首先它必须是审美的，同时又应该有对文化、
地域、民情的丰富理解。如果没有这些，我不可能到现在已经
70多岁了，还一直保持着创作的敏感与冲动。

吴长江：1978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本科，二年
级下乡创作课由宋源文老师带着我们去甘南写生，这是我第
一次去藏区。1983年我又去青海泽库写生，这两个地方实际
就隔着一条黄河。所以1980年代我的石版画作品都是根据这
两个地区的写生素材创作完成的。那时我们一行到了甘南碌
曲县尕海公社，感到很震撼，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人物形象，
藏区的人高大强壮得像座山一样。写生时也不能按照课堂的
办法去画，因为藏民们可能只坐一二十分钟就走了，所以只能
抓重点，学会做减法，减掉很多东西来突出你想要的。直到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现场写生的作品多了，画得也更加深
入了。这不仅指画法，还包括我的生活阅历、对人生的看法等，
要深厚的而不是表面的东西。这实际上也是写生所具有的独
特之处，追求传神地将人物内在的东西刻画出来。所以后来我
创作了大量水彩和素描现场写生作品。我的版画创作经验也
对这些现场写生画法产生了影响，比如版画语言很强的概括
性、归纳性等。我的这些水彩画写生作品是色彩与素描的结
合，因为在高原，现场写生时间非常宝贵，水彩干得快，干了之
后可以接着画，十分便捷。近年来我又开始做铜版画，实际上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铜版没刻完可以放一段时间再接着刻，
而石版受季节、气候、温度、湿度等影响很大，就不能放太久。

拉巴次仁：2004年创作《雪山红日》这幅作品时我还在高
中当美术老师。当时，韩书力和余友心先生在日喀则调研，为
自治区一个主题性创作物色人选，然后找到了我。这幅画是我
和民间画师次仁旺加以及时任拉萨市美协主席的李智宝合作
完成的。创作历时一年多，不断地创作，不断地修改，而且是在
日喀则、萨迦、拉萨三个地方完成的。一开始觉得很难，但是这
张画完成之后我就明白了西藏的布面重彩画怎么去画，明确
了创作的手法和观念，找到了将西藏传统壁画跟主题性创作
衔接的点，实现了观念上的一种转换。这是我画的第一幅也是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当代新唐卡作品的第一幅作品。直到2012
年到201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牵头推进“西藏百幅新唐卡工
程”，并在审美上提出了三个概念：唯美唯新唯唐，指的是这些
作品要有唐卡的元素，要有跟传统不一样的创新地方，作品还
要是美的让人看了赏心悦目。为了这个工程，我们跑遍了整个
藏区腹地的各地市，了解民间画师的创作水平和喜好等，然后

再进行一些组织性的创作，拿出了200多幅用本土语言去表
现西藏大美山川与人文风貌的主题性创作。几年下来，培养了
一大批相关人才，这些作品里至少有三四十幅成为了精品，这
些创作者中，既有民间画师也有学院派画家，题材表现的内容
也很丰富，如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川藏、青藏公路“两
路”通车，西藏阿里机场通航等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重要事件
和历史节点都包含在其中。

记者：西藏美术史上的前辈画家对三位有哪些影响？
韩书力：在国画创作上我受吴作人先生影响较大。当年他

走进康藏地区进行写生创作是在上世纪40年代。1973年我到
西藏以后又陆续接触到了董希文、潘世勋先生等创作的表现
西藏主题美术作品的原作、印刷品等，他们作品里的那种社会
担当和人民性对我的教育熏染很大。后来我创作《邦锦美朵》，
就是因为自己首先被故事感动，而我画里面的人物也都有“模
特”，就是我在西藏展览馆的同事。那时还没有“援藏”这个词，
汉族同志在西藏工作的比例很少，同事有五六十人，都是来自
西藏“老少边”牧区的。我以他们为人物原型进行创作。直到现
在，我也一直坚持着这个原则，即画人物一定找到题材要求的
原生态形象，绝不“编”形象。因为我有这个条件，我是藏区的

“原住民”，如果连我都做不到这点，我自己是不能容忍的。现
在每年我还是愿意到比较边远的、相对艰苦的地方去无条件
地深入生活，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放羊，我画画，这样
的创作和百姓之间是零距离的。他们愿意给我们讲一些民间
的传说、故事或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讲他们在社会转型期遇到
的种种困惑或有趣的事情，从中所获得的成果和回报对我是
丰厚的、立体的。对于创作，我始终有自己的要求，一是我画的
东西要真有所感、有所悟；二是要在形式语言上有个性；三是
要多数人基本能看得懂、愿意看，能产生欣赏上的互通、交融，
或能给观众二度创作的空间，这是我画画的三把“尺子”，不一
定都能达到，但有没有这三把尺子结果很不一样，我认为这是
艺术家自己的一个职责性的要求。

吴长江：对我来说，画藏族同胞既是对他们的描绘，也是
自我的投射和参与。更多时候，画他们就是画我自己。这使我
的创作超越了获取现场鲜活感的范畴，进而将自己的身体、生

活、生命与高原热土紧紧地捆绑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作品”有
机的一部分。从最初赴藏区收集素材、感受高原，到今天大幅
的现场创作，我更希望看作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创作行为”或

“行为创作”。因此，“时间”“身体”“生命”成为我艺术创作中的
核心概念，我追求将写生的“形式”“行为”融入我的创作。我画
藏民族几十年演进的过程，其实也想表达中华民族的演进过
程。我研究这一地区的人文历史、宗教文化、民风民俗，从共性
上把握藏族人民的文化内涵。我想做一种积累，不但是素材的
积累，更是心得的积累。我努力把我对高原的情有独钟、对艺
术的不懈追求、对人生的执著理想融入我的作品中，对于我来
说：写生即创作，写生即人生。

拉巴次仁：从学校毕业后的20多年，我一直在不断摸索、
研究、学习美术创作的方法，收获很大，前辈老画家已经走出
了一条路，有前人的指引，我们沿着他们的路相对好走许多。
这些年随着国家各方面的支持，我们这一代画家可以到处学
习，接触的面广了之后眼界也打开了，开始不断地否定之前的
一些观念，最后我把创作的重心放到了布面重彩里，想更多地
去表达民族共性的一些东西，同时也力图体现出自己与众不
同的创作特色。就像我们藏族画家里，朗顿·德珍的创作中会
用一种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念，把西藏的图案、符号的运用衔接
当代的很多卡通形象，而巴玛扎西老师的创作则是很抽象、潇
洒、大胆的风格。每个人的创作面貌都不一样。我则喜欢把传
统的壁画、唐卡里的花卉，甚至有时在乡村生活中遇见的一些
场景，看到的民间美术中能感动我的部分元素表现在作品中，
把唐卡的元素跟主题创作衔接在一起进行融合。这就要求我
首先要把西藏传统的壁画技艺、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弄清楚
之后再去创作、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先传承好再思考创新
的高度。而创新的方向则是，立足于布面重彩的形式，把当下
西藏本土正在发生的、显现的当代课题、社会面貌和社会现
象、个人感受等真实地表述出来，把现实生活中的火热大胆
地、艺术地表现出来。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美术在内的文艺创作繁荣发
展，如何更好地用美术创作来推进文化交流，表现一个更加美
丽幸福的西藏，三位有何思考？

韩书力：记得1999年我们在新加坡举办一个西藏当代美
术作品的展览，当时国务院关于西藏问题的白皮书刚发表，时
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的张小康女士很重视，她观看了我们的
展览，看到了我们的藏族中青年画家后对我说：这些作品特别
是这些藏族同胞、艺术家，他们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和
大家交流本身，就是对我们白皮书最生动的形象说明。这些
年来，我们在除了非洲以外的很多国家、地区都办过展览。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
一段时期文艺界出现了过分浮躁的现象，现在整个情况比从
前好了许多，但它依然提醒着我们，文艺创作如果离开了社会
担当，偏离了善恶丑美的基本界限，都谈不上是创作，因为你
提供的不是人民需要的、社会需要的精神食粮。在我曾经担
任西藏文联、美协的职务期间，我一直谨记着一句话，叫“坚持
好的、改正错的、创造新的”，现在我们的画家赶上了一个好时
代，画家如果对自己的美术事业抱以真诚热爱，能够比较安静
地在高原雪域、在祖国的边疆认真做事的话，将来一定会岁月
留痕，创造出新的佳作。对我而言，我现在画的题材里有相当
多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审美记忆，是那时我没有时间
或是没找到适当的、让我冲动的形式语言的题材，现在我想
把它们画出来，宁可少画一点，但要更从容地来利用我的人
生余热和生命长度，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画好自己心
中的画。

吴长江：以前有不少人画西藏题材是因为觉得比较“夺人
眼球”，而我是从内心喜欢西藏。比如西藏的唐卡艺术，虽然它
有程式，但是你看到后会受到感动，里面是有其创造性在的。
绘画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心，绘画就没有魂。现在我去西藏
写生，最起码要20天起，就希望去纯牧区，去最远的地方，就
住在牧民家里，体验他们的生活。因为画画有一个逐渐熟悉和
寻找感觉的过程，采取现场速写、现场创作的方式，有很强的
挑战性，是对自己的考验和挑战。这么做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
把画家现场的情感、感动比较充分地表达出来。

这些年来，西藏本民族的美术家成长得很快，他们努力发
掘、创新西藏传统艺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记得前些年国家
组织“雪域高原”赴外展览系列中，尤其是这些西藏民族画家
的布面重彩引起了外国观众的浓厚兴趣。这些新藏画作品形
式简洁、富有藏味且各有艺术特点；同时，国外观众还可以在
现场直接跟画家交流，丰富了对于西藏的认识。现在，这批藏
族画家已经逐步成长起来了。对于他们的培养及其艺术的宣
传推介，我们还应该给予重视。

拉巴次仁：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的美术创作有了一
个很大的发展。西藏也出现了很多沙龙形式的新的青年美术
家群体、群众美术创作群体等，十分活跃。这样一个创作热潮
的出现与西藏各方面政策的支持与对外的开放交流有关，与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有关。西藏地区民间工艺美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都陆续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在本地高
等教育方面，西藏大学等开设了传统美术民族班、唐卡班、理
论研究班，还有硕士点、博士点。西藏文联、美协这些专门的组
织也经常办展览，把一批批的作者“带进来”，然后“带出去”交
流、学习，主动引领，取得了显著成效。西藏美术要走出去，不
光要往内地走，往国外走，还要走上更大的中国文化的平台，
反映中国文化的多样面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创作上
还要多出精品，多做理论上的总结和引领，这些目前都还有所
欠缺。今年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上，国家提出要

“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我们西藏人是信心
满满的。未来，作为文艺工作者，如何用美术去表现西藏的大
美风光与人文精神，如何用美术表现藏区百姓生活的安居乐
业，用画笔诉说新的社会面貌、新的西藏精神，表现幸福美丽
的新西藏，这个课题将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置身藏域现场置身藏域现场 绘就大美西藏绘就大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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